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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对气候治理的影响1

杨云珍2

2008 年金融危机、2015 年难民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在欧洲不断掀起波

澜，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政党政治生态。在政治动荡的同时，欧洲愈来愈承受着极端天气的考

验。2018 年的夏天，热浪炙烤着欧洲大陆，瑞典、希腊和葡萄牙森林大火肆虐；斯堪的纳

维亚、苏格兰，爱尔兰，波罗的海，荷兰和德国的农作物歉收；莱茵河里的鱼窒息而亡，因

酷暑致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这些变化使欧洲人深切体会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苦果。因而气候

变化议题不断受到瞩目，在 2019 年 5 月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前几周里，一些欧盟国家，如德

国和丹麦，选战主题发生了转移，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占据焦点。令人难以忽视和费解的是，

以往将反移民、反欧盟、反建制作为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将气候变化作为攻击

目标。在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最大的赢家。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对气候变化、气候政策的定位是怎样的？如何从理论上探究解读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

变化问题之间的联姻？绿色浪潮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对决，将给未来的欧洲气候政治带来怎样

的影响？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解答。

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气候政策定位

2016 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表明民粹主义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的走向，有关民

粹主义研究的文献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学界一般从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策略动员三个

维度对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卡茨·穆德（Cass Mudde ）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

态，遵从摩尼教两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和对抗的群体，即“纯洁的

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这一概念强调了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抗性。3卡农范（Canovan ）

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自身内容是很单薄，难以单独存在，常常需要与其他

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元素与价值观糅合在一起，比如经典的左与右之间的分野，以及民族主义

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4

2019 年 2 月，总部位于德国柏林，专注于气候、环境和发展的独立智库和公众政策咨

询艾德菲（Adelphi）公司出版了一份题为《方便的真相：勾勒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气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极右翼思潮蔓延对欧洲左翼政党的影响研究”（13BZZ013）、同济大学 2019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诚挚感谢《国外社会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2 杨云珍，1971年生，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200092。
3 C.Mudde, Th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43.
4 M.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No.1, 1999, p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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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议程》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不仅调补了该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同时通过提供经验证据探

究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的关联。1在此报告中，两位作者以 21 个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为个案，通过搜集各政党官方在地方、国家，以及欧洲议会层面中的竞选纲领、党的领

导人或发言人的公开声明，新闻稿或新闻报道来源中与气候变化相关内容，勾勒出了当前欧

洲力量最强大的 21 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气候议程的图谱。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看待气候科学以及它们对气候行动和合作的立场是什么？按照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气候变化科学的态度，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2

第一种为拒绝、怀疑的态度。对人类行为引发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怀疑态度，或者

明确拒绝无可置疑的证据。这七个政党分别是奥地利自由党、丹麦人民党、爱沙尼亚的保守

人民党、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UKIP ,在 2019 年 5 月 27 日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改名为

脱欧党）荷兰自由党，瑞典民主党 。本小节以德国选择党（AfD）为个案展开论述，探讨该

党对于气候议程的定位。

德国选择党（German: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简写为 AfD），创建于 2013 年

4 月。在 2013 年 9 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 4.7%的支持率，虽没有越过 5%的选举门槛，

但对于一个成立不足六个月的新党，4.7%的支持率已是不俗的成绩；在 2014 年的欧洲议会

选举中，选择党获得 7个议席，成为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中的成员。在 2017 年德国大选中，

德国选择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获得 94 个席位，正式成为德国政党体制中的一部分。在今

年 5 月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为 13%，赢得 11 个议席，位居第四。3创建之初，

选择党以反欧元，呼吁有序解散欧元区为主要的政治诉求，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

德国选择党与 Pegida 4运动相结合，逐渐从原先意识形态相对温和的立场转向为更加保守

极端，如反对财政赤字和同性婚姻，要求对移民和边界严加管控，并伴有排外情绪。

德国选择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明确的拒绝与否定态度。在其政党纲领的第 12 章，

明确地指出了选择党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只要地球存在，就会发生气候变化；气候保护政策是由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假设的气候模型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而是所有生命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试图证明，由人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会给人类带

来严重后果，所以他们使用一些计算机模拟，而这些模拟的陈述从未被观测证实过”。5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试图证明人类行为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暖将对人类

造成灾难性后果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结论声称是基于计算机模型，但不是由定量数据和测量

1 Stella Schaller & Alexander Carius，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adelphi consult GmbH, 2019.

2 Ibid. pp. 10-12.
3 https://www.politico.eu/2019-european-elections/germany/.
4 Pegida运动，全称为“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缘起于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以反伊斯兰

为主要诉求。
5 “Manifesto for Germany: The Political Programme of 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德国选择党

官方网站：
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4/2017-04-12_afd-grundsatz
programm-englisch_web.pdf [2019-07-06]

https://www.politico.eu/2019-european-elections/germany/
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4/2017-04-12_afd-grundsatzprogramm-englisch_web.pdf
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4/2017-04-12_afd-grundsatzprogramm-englisch_web.pdf


欧洲观察|2020.04 - 4 -

观察支持的。自从地球有气候以来，寒冷和温暖就交替出现，今天我们生活在温暖的时期，

温度与中世纪和罗马的温暖时期相似……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模型无法解释这些气候变

化”。1

“在 20 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约 0.8°C。然而，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相

反，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气温并没有进一步上升，虽然二氧化碳排放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快。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和德国政府方便地忽略了二氧化碳对植物生长、以及由此产生

的对全球食品供应的积极影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植物会生长得越快 。2

德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阿拉德·勒许（Harald Lesch）证伪了选择党的气候应对声明。

他指出，选择党断章取义，只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不完整的数据记录，因而它们提出的气候

保护建议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上，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并且人们必须

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选择党断然拒绝气候变化科学，在此基础上，它们反对气候议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选择党支持“保护环境”，但却否定“德国气候保护政策”，“去碳化”和“社会转型”的

计划。声称不会为碳排放背负财务负担，并且不赞助气候保护组织。同时，强烈反对德国“可

再生能源法案”。该法案 2000 年引入，并于 2014 年重新启动，以规范和补贴德国向可再生

能源的过渡。选择党认为这一政策损害了德国的竞争力。同时认为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

问题只有通过所有大国的倡议协调才能解决。因此，德国选择党拒绝所有国家和欧洲的单方

面行动。3

第二种是漠不关己的态度，即对气候变化要么不抱任何立场，要么对这个问题毫不重视。

这种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一方面与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长期是一个以反移民为主要诉求的单一议题政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党一

直强调民族国家，反对超国家主权机构的诉求相关。这十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分别是：捷

克的自由与直接民主党、法国的国民联盟（2018 年 6 月前名字为国民阵线）、希腊的金色

黎明、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立陶宛的秩序与公正党、挪威进步党、比利时的弗莱芒利益党、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斯洛伐克的国家党、瑞士人民党。在这一类别中，本文以国民阵线为

例展开论述。

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说道：“我不是气候科学家，我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一定比

例的影响，但我无法衡量其影响到底有多大的比重。”她谴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其视为一项“共产主义项目”，并希望法国退出巴黎协议。4

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国民联盟新推出的年仅 23 岁的领导人菲利普·穆勒（Philippe

Murer）在国民联盟的里昂大会上说，“尊重环境和生态对于国民联盟非常重要，党应该做

更多的事情来应对污染，以保护法国的环境、民族独立和地缘政治。”国民联盟第一次涉足

1 Ibid.
2 Ibid.
3 “What Does the AfD stand for?” ,
https://www.dw.com/en/what-does-the-afd-stand-for/a-19100127. [2019-07-06]
4 Stella Schaller & Alexander Carius,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2019, p. 83.

https://www.dw.com/en/what-does-the-afd-stand-for/a-19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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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问题领域，就发起了“新生态”运动，包括反对国际气候协定以及推动核能，声称

对于当前的环境挑战将提供现实的、爱国的回应。1

国民联盟的两位议员，提出了法国能源转型修正案，认为法国核能部门是安全记录的典

范，它的专家培训，研究质量，都享有国际声誉。法国绿党对国民联盟的这一立场表示惊讶，

绿党指出法国核工业 100%依赖进口铀，彻底摧毁了国民联盟能源独立论的观点。而法国社

会党也谴责国民联盟的虚伪，称其是为了选举而挪用了环保运动这一议题。

虽然世界各地的生态学家都支持对气候和环境问题采取协调、国际合作的方法，但国民

联盟更青睐于用“国家模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该党认为，如果寄希望于从超国家决策

中获得拯救措施，那将导致瘫痪。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合法性和行动手段对能源模式做出重大

改变。在电视辩论中，勒庞指责欧盟推广的模式是一种深刻的反生态模式，没有边界，并提

出她自己以国家为重的能源转型构想。2018 年 11 月，因燃油税上调而引发的“黄马甲运动”

席卷法国，马琳·勒庞第一时间对这一运动加以支持。

第三种类型是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并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世界造成的危险，但在实

践层面中，较少采取行动或者几乎不采取行动。这种类型包括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匈牙利

的青民盟、拉脱维亚的国民联盟。

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强调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并不断鼓励其他国家努力减少

碳排放，但该党在匈牙利国内的气候变化行动很弱。

拉脱维亚的国民联盟党强烈支持对气候研究进行投入、投资清洁技术能源。它还突出了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广泛威胁，例如极端天气事件、洪水和入侵植物物种的传播。该党还支持

多边气候行动，说“气候变化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公民”，“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

做出积极的改变”。确保能源独立是该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增加拉脱维亚的能源独立性

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整合关于气候和能源、经济和社会进程的研究，以实现 2050 年拉脱

维亚零排放的目标。2但该党的这些呼吁仅停留在口头上，实践层面中所采取的气候行动微

乎其微。

正统芬兰人党也是如此，其领导人称气候改变是现实，气候问题是真实的，但它们是全

球面对的挑战。

二 、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联姻的理论解读

政党是气候变化政治的核心，因为政党竞争会影响政府气候政策的制定，不同的政党将

气候变化问题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形塑着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相关研究证实了政党和

党派理论与气候变化结果之间存在的相关性。3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气候政策定位与偏好，

1 Anne –Claude Martin ,”Le Pen Launches ‘Patriotic’ Environmental Movement ”,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sustainable-dev/news/le-pen-launches-patriotic-enviro
nmental-movement/[2019-07-06]

2 Stella Schaller & Alexander Carius，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2019, p.89.

3 Fay M Farstad, “What Explains Variation in Parties’ Climate Change Salience?” Party Politics,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sustainable-dev/news/le-pen-launches-patriotic-environmental-movement/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sustainable-dev/news/le-pen-launches-patriotic-environmental-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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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同一政党，随着时间的变化，其气候政策偏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气候议程提出了挑战，因为右翼领导者和支持者往往是气候怀疑

论者，并对气候行动持敌对态度。然而，在学理层面上，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之间关联

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在梳理民粹主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对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联姻，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与解读。

第一种为“结构主义路径”，借鉴了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指出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中，

特定群体在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不断被边缘化；第二种为“意识形态路径”，侧重于分析右

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其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纯粹的人民与腐败

的精英之间的两分、以及政党认同的流动性特征。1这三个意识形态特征帮助解读右翼民粹

主义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姻；第三种解释路径为“后真相政治”时代，当前政治文化中

出现的这种“雄辩胜于事实”的风气，为右翼民粹主义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提供了土壤。

1. 结构主义路径

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认为，现代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发生的结构性变

化，特定群体在快速变迁的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结构性的”这一词汇，尤其指男性、传

统工业和制造业工人、低技能的白领就业者。在全球化、自动化和不断去工会化的过程中，

这一部分特定人群的工作、收入以及广义上的经济安全保证，与其他人群相比，受到最大程

度的侵蚀。

大量证据表明，在科技变迁和全球化过程中，在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空心

化，以及中低技能的就业者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齐格蒙·鲍曼 （波兰语：Zygmunt Bauman

1925-2017）2深刻研究了全球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后果。他认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似

乎意味着他人的本地化；有一些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全球化似乎是作为

一种不请自来的残酷命运而降临到自己身上。 流动性在令人垂涎的价值观中跻身最高级

别 ，因为移动的自由，永远是一种稀缺且不均衡的商品，迅速成为后现代时代主要的社会

分层因素。3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另一个部分是渐进的空间隔离，由此带来分离和排斥的后果。

那些处于全球化顶尖层面，不断增加的域外精英，与越来越“本土化”的其他人之间，彼此

之间的沟通几乎中断。而这是比贫困分化差距更为意义不同的一种区分，同时也是右翼民粹

主义思潮中对建制派，对精英深刻不信任的根源所在。

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指出，许多支持英国独立党的选民聚集在昔日的制造业及

采矿业中心，这些小城镇经历了撒切尔夫人时代及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洗礼，演变为一座

座工业废墟。地方居民成了“落后者”——被英国经济发展遗忘落下的一群人。作为金融业

及金融、法律服务业的中心，伦敦大都市扮演着高科技孵化器角色的大学蓬勃发展，与此同

Vol.24, Issue 6, 2018, pp.698-707.
1 Mattew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Environment Politics,Vol. 27, Issue4, 2018, pp.712-732.

2
波兰社会学家，1971 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开前往英国定居。

3 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 : The Human Consequence , London Polity Press, 1998,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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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英国各老工业区的日子则越来越困窘。1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那些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在传统的政治代表体系中，很难找到

哪一个现存政党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会力量变得越来越弱，主流政党越来越技术官僚，

倾向于照顾中等阶层选民的利益，采纳中右翼的政策议程，使得政党政治卡特尔化。2这能

够帮助解释为何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中放弃对主流政党的支持，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

政党，以此来表达对既定政治现实的深刻不满，对建制派的愤懑。

受技术变迁、全球化、去工会化影响最严重的一些部门，包括制造业，重工业和采矿业 ，

尤其是传统的煤炭产业，也是使用碳最为密集的部门。显而易见，这些传统产业部门中的群

体认为气候政策对他们是非常重大的威胁。3这在 2018 年 11 月末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清晰

地彰显出来，民众认为马克龙征收的燃油税，加重了自己的生活负担，毫无疑问加剧了自己

的困境。气候变化则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新的反对元素。在 2019 年 5 月欧洲议会选举前，法

国国民联盟领袖马琳·勒庞认为，在不同大陆生产、消费、再加工厂品的自由贸易模式，是

深刻反生态的。

无独有偶，德国选择党与气候变化科学共识背道而驰的观点，在德国农村地区颇受欢迎。

该党将自己描绘成 “拯救柴油”的政党，这是大选前选择党海报上的口号，这样的海报在

支持选择党的东部德国随处可见。选择党的欧洲议会选举纲领认为，因为政府、主流政党和

欧盟认为内燃机是坏的和不合时宜的，因此数百万柴油司机被剥夺了。在勃兰登堡州的市镇

费尔藤（Velten）， 该党的发言人梅藤（Meuthen） 甚至说，布鲁塞尔所规定的“限制柴

油”的政策，正在毁坏我们的汽车工业，甚至整个部门都会消失。4

2.意识形态路径

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三个不同的维度，可以解释它

为何反对气候变化。第一个维度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保守性

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容易对气候变化产生敌意。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气候变化是由那些

倡导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政治精英提出来的，与民族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背道而驰。右翼

民粹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因为它引入了反精英主义、反全球化和反对

多边主义的因素。

气候变化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诉求之一则

是强调民族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的语境中，它们对欧洲一体化持否定态度，希望改变现存的

欧盟制度设计。重回“民族国家”，摆脱超国家机构欧盟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成为右翼民粹

1 [美] 约翰·朱迪斯：《民粹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版，第 162页。

2 G.Evans &J.Tilly,The New Politics of Class: The Political Exclus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Mattew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2018, p.719.

4 Vea Deleja-Hotko , Ann-Katrin Müller & Gerald Traufetter ,“The Anti-Environment Party AfD
Hopes to Win Votes by Opposing Climate Protection”,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fd-seeks-votes-by-opposing-climate-prot
ection-a-1265494.html#ref=rss [2019-07-10]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fd-seeks-votes-by-opposing-climate-protection-a-1265494.html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fd-seeks-votes-by-opposing-climate-protection-a-1265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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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党动员选民的最重要的话语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很难去支持一个由

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提出来的气候变化与气候政策。许多民粹主义政党确实支持环境政策，

但它们倾向于同意那些距离自己国家比较近的政策措施，如保护本国森林和当地农场。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是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引起气候变化污染的世界第三大排放体，

欧盟委员会在推动欧洲国家减少污染，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

样的国际经济合作遭致右翼民粹主义的怀疑。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认为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是一个“共产主义项目”。英国独立党总裁法拉奇（在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之

前创建了脱欧党），将气候行动视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和最愚蠢的集体性错误。1

第二个维度是“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简单的两分。这一观点认为，与其

他主流政党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稳固的政党认同，而是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因素，

且推崇的是简单化的解决方式。简而言之，凡是政治精英所支持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都表示

反对。在他们眼中，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不透明的问题，他们认为精英受到了特殊利益集

团，尤其是气候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拉拢腐蚀。2

显而易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人类需要欧盟、联合国、北约这样的多边组织和框架

机制。而一旦气候变化被右翼民粹主义者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他们就将气候变化视为反

建制派的一部分，这就将使问题变得尤为棘手。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德国国内发生了对俄罗

斯北溪 2 天然气管道无休止的纷争，德国环境部长舒尔茨（Svenja Schulze）推动征收碳税，

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主导大选的主要议题。德国选择党发言人梅腾说“我们不能愚蠢地接受这

个碳税政策，对于政治家来说，你必须解决人民关心的首要问题。”

气候变化需要利他主义的思维，但如果气候变化被贴上了精英主义的标签，那么右翼民

粹主义天然地和气候变化之间有着紧张关系。在欧洲议会选举前三周，选择党党魁高兰德

（Alexander Gauland ）在德国南部城市奥芬堡举行竞选活动，他声称，人类在气候变化中

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清楚”。同时讥讽绿党的“堕落恐惧的行为”，然后他给听众勾勒了一

副耸人听闻的场景：很快就会有一个“美国化的欧洲，一个被风力涡轮机覆盖的去工业化的

装置”，届时所有的德国国家认同标识都将被废除。3

第三个维度是右翼民粹主义流动的政党认同。穆德（Cass Mudde）认为，右翼民粹主义

从来不是一个单一议题的政党，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问题，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来说，就好

比是面包与黄油，几十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难以将自己作为反气候变化的政党，但是今

天，当气候变化议题炙手可热时，它们非常聪明地将反气候变化融入了自己的框架之中。4

1 John Light, “The Climate Threat Posed by Right-wing Populism’s Rising Tide”,
https://billmoyers.com/story/climate-threat-posed-right-wing-populisms-rising-tide/.[201
9-04-15]

2 Mattew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2018, p.722.

3 Vea Deleja-Hotko , Ann-Katrin Müller & Gerald Traufetter ,”The Anti-Environment Party AfD
Hopes to Win Votes by Opposing Climate Protection”

4 Kalina Oroschakoff, “Euroskeptic Wave Is Unlikely to Submerge EU Climate Policies ”,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he-euroskeptic-wave-is-unlikely-to-submerge-eu-climate
-policies/..[2019-07-10]

https://billmoyers.com/story/climate-threat-posed-right-wing-populisms-rising-tide/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he-euroskeptic-wave-is-unlikely-to-submerge-eu-climate-policie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he-euroskeptic-wave-is-unlikely-to-submerge-eu-climate-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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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主题如移民失去了政治冲突的爆发力时，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欧洲社会新的分野和

冲突线，随着各方寻求填补这一空白的问题，气候变化就像一条“红地毯”一样，适时地填

补了空缺。1

继欧元和难民危机之后，气候变化成为德国选择党采纳的第三大政治议题。选择党议题

的转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与此前将移民和难民作为攻击的对象相比，目前进入德国的难民

人数比前两年减少了很多，选择党需要寻找新的口号。 2选择党于 2013 年首次成立时，气

候变化在其社交媒体渠道上几乎没有提及，但在 2017—2018 年间气候变化被提起 300 多次，

在过去的一年中增加了三倍，达到 900 多次，且主要集中对瑞典女中学生格蕾塔·通贝里

（Greta Thunberg）发起的“未来的星期五”气候变化抗议活动的关注与抨击。3

在 2019 年 4 月的一次演讲中，选择党的领袖说，欧洲议会正在准备为一个气候救援的

意识形态摧毁数十万人的工作岗位。4在今年春季的芬兰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将气候变化

作为自己竞选的中心议题，并且攻击主流政党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是歇斯底里。

3.“后真相政治”路径

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是一种政治文化，亦是当今国际出现的一种新趋

势。该词首次出现在 1992 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发表在《国家杂

志》（The Nation）的文章中。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是我们已经

失去了对真理和事实的尊重。人们发现，破坏信誉比维护信誉要容易得多。无论你的事实有

多好，其他人都可以传播谣言，指责你的事实是假新闻。我们正进入一个认识论上的模糊和

不确定的时期，这是我们从中世纪以来就没有经历过的。后现代主义要为后真相的政治文化

负责。5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后真相政治变得尤为普遍。所

谓“后真相”，是指忽视真相、不顾事实的委婉说法。后真相政治是“事实胜于雄辩”的相

反，即“雄辩胜于事实”、“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人们把情感和感觉放在

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沦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说谎，不再是为了瞒骗，而是

巩固目标群众的偏见，换取共鸣与支持。此外，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民众及政治人物不再

1 Stella Schaller & Alexander Carius，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2019.

2 Vea Deleja-Hotko , Ann-Katrin Müller & Gerald Traufetter ,”The Anti-Environment Party AfD
Hopes to Win Votes by Opposing Climate Protection”

3 Kate Connolly, “Germany’s AfD Turns on Greta Thunberg as It Embraces Climate Deni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
un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2019-06-05]

4 Rachel Waldholz, “Green Wave' vs Right-wing Populism: Europe Faces Climate Policy
Polarizat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
s-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2019-07-06]

5 Daniel Dennett: ‘I begrudge every hour I have to spend worrying about politics’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feb/12/daniel-dennett-politics-bacteria-bach-b
ack-dawkins-trump-interview.[2019-04-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7%E4%BD%9C%E5%AE%B6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un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un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s-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s-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feb/12/daniel-dennett-politics-bacteria-bach-back-dawkins-trump-interview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feb/12/daniel-dennett-politics-bacteria-bach-back-dawkins-trump-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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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媒体的报导，是造成后真相政治出现的主因。12016 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

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这个词的使用率比 2015 年增长了 2000％。2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在气候变化和气候政治领域出现了后真相政治。 其一是气候

变化与政治分裂；其二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分野的基础上，气候变化否认者的后真实

立场；第三个因素是主权概念所面临的困境。3到 21 世纪，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彻底重新形塑

了主权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即最高和最终的统治权力存在于国家的地

域性实体当中。4 新的主权主体，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气候政治政府间组织，已经重

塑了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主权。

而建立在后真相、后事实基础上的民粹主义者则试图保持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认为全球化的气候变化、气候议程危及到了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气候

变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图解，即专属领土规则的原则如何限制了道德共同体的界限，阻碍主权、

民主、公民身份的进一步发展。5

德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活动家卡尔斯滕·斯米德（Karlsten Smid）告诉卫报：“选

择党正在利用联邦议院作为传播气候谎言的舞台。他们邀请假的专家参加所谓的气候变化专

题讨论会，通过社交媒体渠道为大众传播他们制作的断章取义的内容，从而在互联网上激起

民众对气候变化的仇恨和愤怒。我们正在经历社交媒体和社会的权利转移。在短时间内，右

翼民粹主义在气候问题上建立了自己反科学的庞大话语体系。6

三、 气候正义 VS 右翼民粹主义：欧洲气候政治趋于极化

2019 年 5 月欧洲议会选举，倡导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绿党成为最大赢家，不容忽视

的是，在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高歌猛进。

在德国，绿党在此次选举中上升了 9.9%，达到 20.7%，超越了社民党，成为德国第二大

党。根据民调公司 Infratest 的分析，德国绿党从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各大政党吸取了超过

一百万张选票。

匈牙利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Fidesz）得票遥遥领先，拿到该国选票的 56%，比 2014

1
后真相政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9C%9F%E7%9B%B8%E6%94%BF%E6%B2%BB[
2 Alison Flood. ‘Post-truth' named word of the year by Oxford Dictionaries. The Guardian. 15
November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nov/15/post-truth-named-word-of-the-year-by
-oxford-dictionaries
[2019-07-06 ]
3 Attila Antal,Populism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Ear of Post-truth: Regimes of Post-truth and
Biopopulism,
Draft paper Current Populism Europe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3rd International Populism
Conference in Prague, 23 May 2017. Prague .
4 Robyn Eckersley, The Great State: Rething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4, p.203.

5 Ibid., p.247.
6 Kate Connolly,“Germany’s AfD Turns on Greta Thunberg as It Embraces Climate Deni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un
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2019-07-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8%8B%B1%E8%AA%9E%E8%A9%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9C%9F%E7%9B%B8%E6%94%BF%E6%B2%BB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nov/15/post-truth-named-word-of-the-year-by-oxford-dictiona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nov/15/post-truth-named-word-of-the-year-by-oxford-dictiona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nov/15/post-truth-named-word-of-the-year-by-oxford-dictiona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un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may/14/germanys-afd-attacks-greta-thunberg-as-it-embraces-climate-de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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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了 3.5%；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成为该国进入欧洲议会的最大政党，获得 33.8%的支持率；

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 23.4%的得票率领先于马克龙的前进党（22.3%），成为此次选

举中法国的最强势力。法国绿党以 13.4%位居第三。

未来的欧洲，在民主、经济、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方面，将长期存在冲突。和移民问题、

经济平等问题一样，气候政策已成为更大鸿沟的一部分。气候变化议题折射出欧洲政党政治

的深刻分歧，气候变化承载着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南北欧之间、富裕的北欧国家和贫穷的

南部国家之间的分歧；在人口代际的维度，气候变化也体现着年轻人与年老一代人之间的分

歧；即使在德国内部，气候变化问题也凸显了东部德国与西部德国之间的分歧。

绿党和德国选择党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战，一端是支持一个开放、多元、保护少数族裔，

支持国际大都市；另一端则持右翼的、防卫的、保守的立场。反过来，这将影响德国的气候

和能源政策，使一些政治人物不愿意支持气候政策，因为这会危及到他们在该地区所获得的

支持。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德国选择党为东部德国人代言，反对逐步、彻底地废除煤电计划，

坚持认为这将破坏该地区的经济，并导致失业。选择党阻止风力发电，认为风力涡轮机对蝙

蝠、鸟类和昆虫是威胁，并且会干扰当地社区的宁静。

欧洲政策中心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安妮卡·赫德伯格（Annika Hedberg）认为，当前

欧洲许多国家在气候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必须面对更艰难的选择，这将影响到

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德国在对可再生能源的部署等目标取得重大进展后，现在正努力应对

更多难以改变的转变，例如逐步完全淘汰煤电，并减少该国经济和文化上重要的运输部门的

排放量。向德国高速公路施加速度限制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对。

很多人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人们担心变化并担心他们必

须做出牺牲，民粹主义者就不仅有机可乘，而且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绩。

赫德伯格说：“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向 2050 年过渡，就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且伴随着

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转型......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让人们支持气候变化？”有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不考虑社会影响的气候政策可能引发严重的反弹。她表示深切的担忧：这场关于

气候行动政治化的斗争也许才刚刚开始。1

对于欧洲的中间派政党而言，绿党是朋友，而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而言，绿党则是它们的

第一号敌人。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政治光谱左、右两端力量势均力敌，势必导致欧洲未来气

候政策更为极化。

迫于德国选择党的压力，德国政府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批准的《2050 年德国气候行动

计划》中，煤炭问题一片空白，该计划对德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禁止露天开采煤矿只字未提，

且规定 2017 年联邦大选结束后，取消对最低碳价的限制。从这项计划中可以看出，选择党

作为反对德国能源政策转型的主要力量，其游说作用已经发挥了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下，短

期内德国不可能有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措施。

1 Rachel Waldholz, “Green Wave' vs Right-wing Populism: Europe Faces Climate Policy
Polarizat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s-
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 [2019-07-08]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about-us-clew-team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s-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reen-wave-vs-right-wing-populism-europe-faces-climate-policy-polar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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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 日，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都获

得长足发展，一举成为第二大党。在萨克森州，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27.5%，是 2014 年得票

率的 3倍。萨克森州历来是基民盟的“票仓”，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其得票率仅为 32%；

在勃兰登堡州，自 1990 年以来，社民党在勃兰登堡选举中一直保持不败战绩。但这一次社

民党的得票率为 27.2%，而选择党则为 22.8%，与四年前相比翻了一番。1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德国分析家柯特（Karl-Rudolf Korte）表示，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东部政治风景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选择党在两州支持率大幅增加，一方面是德国东部地区反

对政府现行移民政策的情绪较高；另一方面是政府决定 2038 年前逐步关闭所有煤电厂，触

及当地不少煤矿工人的利益。

在欧盟层面，气候政策也成为撕裂欧盟的一条分水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承诺在其任职的头 100 天之内提出一项欧洲绿色协议，可见气候政策已经

提上欧盟政治议程的首位。但现实是，要实现新的、更大胆的目标将是非常棘手的。原因在

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情况并不平衡。由于受到气候抗议的打击，并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

感到震惊，许多西欧国家希望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中东欧成员则

更担心这些政策将带来的经济损失与影响。这使得夹在中间的德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2019 年 5 月 9 日，在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举行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比利时，

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这八个国家呼吁欧盟“最迟在 2050 年

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零。而意大利、波兰则拒绝这一倡议。2

德国选择党否认由人类行为引发的气候变化。这一立场导致在 2014-2018 年欧洲议会期

间，选择党对所有经过分析与论证的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提案均投了反对票。

在波兰，执政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律和公正党（PIS）成为寻求在 2040 年后保护煤炭

的主要力量。几十年来，燃烧硬煤和褐煤一直是波兰自给自足的基础。 在波兰的能源组合

中，煤炭占比近 80％。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Andrzej Duda）在 2018 卡托维兹（Katowice）

举行的气候谈判中说，“我们拥有 200 年的煤炭总量，”这突显了波兰坚决反对放弃煤炭的

态度。波兰能源基础设施顾问彼得纳·姆斯基（Piotr Naimski）在 2019 年 7 月表示，“我

们波兰拥有煤炭，而煤炭一直并将继续是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将在 2040

年前及以后将其纳入波兰的能源结构中”。3

显而易见，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劲

挑战，她的气候承诺要变为现实，远非易事。

四、结语

德国绿党领导人贝尔伯克（Baerbock）女士认为，绿党能否成为一支更大的力量，必须

1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02/c_1124952124.htm
2 Kalina Oroschakoff, Europe’s East-West divide is back ,this time over climate policy,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limate-protest-europe-policy/. [2019-07-08 ]
3 Wojciech Kosc , Is Poland ready to call time on King Coal ?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ready-end-use-coal/. [2019-09-06]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02/c_1124952124.htm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limate-protest-europe-policy/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ready-end-use-coal/


欧洲观察|2020.04 - 13 -

让选民相信气候政策不是专属于社会精英，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伴随着移民问题的逐渐消褪，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绿色自由和民粹主义之间斗争的新领

域。气候问题折射出欧洲各方面存在的多样性与巨大差异，这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

面，气候变化亦有希望成为一个弥合不同党派、不同民族国家，凝聚气候共识的桥梁。因为

绿色理念从一开始就属于全部的欧洲人，无法在国界内解决环境问题。

主流政党关于气候变化的叙事方式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框架和包容性的叙事，以激励公

民并且赋予他们更多的想象力。气候政策必须是全面的、多部门相互合作，需要更具有创造

性，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需要在公平，公正和有管理地向可持续性过渡的基础上制定有

效的气候政策”。1 不能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来拯救气候，这两件事情需要齐头并进。

气候变化从不是一个单一议题，它关乎社会中的平等、正义与财富的再分配。它跨越民

族国家边界，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一项伟大工程和事业。气候变化受到全球民粹主义的威胁，

唯有包容、对话、才能真正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挑战。与此同时，今天的欧洲表现出值得欣喜

的一面，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人投身到保护气候的运动中，以捍卫欧洲的未来。这如同一股

清流，让人们看到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希望所在。

智库报告编译

德国：不会重返中国

摘要

近年来，德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德国政府官员开始将中国

视为“系统性竞争者”，甚至作为一个“系统性对手”。北京利用柏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领

导下的华盛顿之间的艰难关系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产。事实上，德国对华政策的一

般轨迹使其与美国更加一致，双方对中国根本不会融合于西方的意义作出了类似的评估。但

在方法上存在重大差异。美国政府对与欧洲合作解决中国内外政策方面问题的兴趣不大，而

德国商界加倍重视中国市场而不是像许多美国同行那样脱钩。在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都面临挑

战的背景下，德国的对华政策最近转向了（呼吁）一个更强有力的“欧洲反应能力”。因此，

德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强努力，支持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不同立场更加一致。

如果仅仅看民意调查数字，德国似乎显得比冷战后历史中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

国，而疏远美国。Civey 在 2019 年 2 月进行的调查最有代表性，它指出，几乎一半的德国

公民（42.3%）认为北京而非华盛顿能成为柏林的更好的合作伙伴。相反，只有不到四分之

一的人（23.1%）认为美国是一个更可靠的合作伙伴，34.6%的调查对象认为态度未定。仅有

大约 7%的德国人认为欧洲和美国应该更加密切合作以对抗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自信。

尽管 Civey 民意调查的结果在德国媒体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似乎与其说它们是对

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切同情，不如说是对华盛顿政治的不安。总的来说，在德国，对

1 Sanjeev Kumar , “Is Populism Bad for Climate Change?”,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opinion/is-populism-bad-for-climat
e-change/. [2019-04-16]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opinion/is-populism-bad-for-climate-change/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opinion/is-populism-bad-for-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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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了解仍然相对较少，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德国媒体上获得了更多的报道，因而也获得了

更多的公众的关注。例如，在整个 2019 年期间，作为德国最大的小报同时也是重要的公共

舆论塑造器和公众情绪晴雨表，Bild 已经开始定期发表对中国发展持高调批评态度的专栏

文章，探讨了诸如新疆的大规模监控、北京对香港抗议的态度、中国的在非洲的债务陷阱外

交和北京在欧洲的政治影响活动等问题。

这一极重要的报道是否表明（或形成）德国公众舆论的更大范围内的转变，还有待观察。

然而，德国对中国的官方政策路线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已经变得更加清醒和强硬。重要的是，

这一政策转变已经发生，它是在美中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关努力说服柏林

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不是因为它。实际上，从德国的角度来看，

华盛顿的全球政治对更加统一的美欧对中国的评估和回应是不利的。

德国与美国的关系不像过去那样...

德国人对跨大西洋关系越来越多的怀疑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早就出现。德国决定不参

加 2003 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军事行动只是它们日益疏远的开端。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

洲”和他在北约 2011 年利比亚战争中的“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方针，被德国

理解为代表美国未来对欧洲的兴趣将大大降低，这要求欧洲应有更大的战略自主能力，即确

定和追求欧洲自身利益的意愿和按自己意愿去做的能力。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国际

伙伴实施全球监控的揭露，大大增加了德国政府部门对美国的不信任。例如，德国议会的主

要成员明确地将有关华为在 5G 推广中的作用的辩论与过去美国在数字监控领域的行为联系

起来，认为当涉及到基础数字技术时美国不一定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然而，德国与美国的关系最近遭受了一些特别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威胁要对德国和其

他欧洲国家的汽车制造业征收更高的关税以及美国对德国支持北溪二线项目的批评，无疑是

双边议程上最有争议的事。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德美关系的特点是，在有关未来全球贸易治

理问题，以及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断绝与伊朗的关系和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问题上，双

方存在巨大的分歧。这种关系还受到更广泛氛围挑战的影响，美国政府对德国作为双边贸易

伙伴的记录及其对北约的财政贡献不足的批评被认为过分了。此外，特朗普选择理查德•格

雷内尔作为美国驻德国大使，而他因在柏林一再以“毫无根据的”方式干涉德国事务而引起

人们的关注，例如，他称德国公司应立即停止在伊朗的所有业务活动或承诺支持欧洲民粹主

义政治运动。

在影响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德国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政府和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有时很

笨拙。例如，在关于华为在德国推出 5G 中的作用的问题上，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被认为是

一种干涉德国国家安全的企图。私下里，一些高级政策分析师甚至将美国智库代表强势“介

入”德国关于华为的公开辩论，与北京部署中国政府指导的智库代表在国外传播中国共产党

路线的策略相提并论。

但中国却未能从中受益

自 2012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德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在

整个德国政府部门内，中国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德国的大企业代表

也鼓励柏林和布鲁塞尔在面对中国国家主导的工业竞争时“做好功课”，让欧洲更具竞争力。

德国工业协会（BDI）2019 年 1 月的中国政策文件尤其值得注意，它远远超出了商业协会对

中国评估的预期。BDI 是德国最大的商业协会之一，当它的语气最近变得越来越谨慎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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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继续沿用欧盟委员会 2019 年 3 月对中国的战略展望的评估和政策优先事项，甚至称

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

中国试图促成柏林与特朗普领导下的华盛顿之间的艰难关系，但基本上失败了。就像美

国对待华为那样，北京自特朗普当选后，在德国展开了一场公共外交运动以在与美国的贸易

争端中把柏林拉到中国方面。其中包括，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政府层面的魅力攻势；几个智库

进行了交流，旨在讨论一个更“自主”的欧洲的全球政策；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公开介入，批

评美国。可以说，最重要的影响在商界可见一斑。一些德国大公司，如安联，巴斯夫或宝马，

获得了非常有利的投资和在中国的所有权条件，西门子赢得了大量的“一带一路”合同。在

这些和其他交易的背后，德国的大公司不仅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翻了一番，而且，也有人将中

国所谓的开放全球经济政策与美国所谓的保护主义政策进行了比较。然而，许多德国首席执

行官私下表达了对中国未能从根本上使经济向外国竞争开放、中国共产党恢复对公司的显著

作用和影响、或社会信用体系将影响外国公司的担忧。

美国的负面趋势很容易被德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所掩盖。如果有人希望

在特朗普当选后中国可能是保护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更自然的伙伴，这些希望很快就被中国

坚持维持全球贸易治理现状而不是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北京未能实质性地开放一

带一路倡议击溃了。中国也对柏林没能回应备受瞩目的呼吁恢复中导条约感到失望。

德国在对中国的评估上与美国更加一致，但反应策略不同

从柏林方面看，近年来德国对华政策的新轨迹通常会为建立跨大西洋对华政策的基础开

辟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举例来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中国的第一次重大且极具争议的演讲，

若放在几年前，德国政府官员会断然拒绝，但事实是，当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发表演讲的时

候，德国并没有这样做。默克尔总理 2019 年 9 月访问中国期间，在对香港的情况表示关注

时，她选择了比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更温和的语言。但信息也是一样的，强调了香港“一国两

制”原则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公开场合会见了香港

政治活动家黄志光并表示支持抗议者。他的立场引起了北京和中国大使馆的强烈反对，中国

大使吴先生在柏林匆忙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德国将在未来承担“消极后果”。

柏林也同意美国政府的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履行 WTO 的义务和精神，例如关于市场自由

化、政府补贴、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中国的走出去工业政策和军民融合政

策在柏林受到与华盛顿同样的关注。柏林与华盛顿一样，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经济潜力和发展方面，而是其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抵制一些德国公司鼓励总理公开接

受这一倡议以加强其赢得 BRI 合同的前景的游说压力。

德国政治精英们也越来越认同中国崛起为科技强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和隐私风险。德国

经济部长奥尔特迈耶制定的国家和欧盟工业政策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在经济上

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超越。德国政府不彻底禁止华为的决定已受到国内的强烈反对竞争，包

括联邦议院的大多数成员。事实上，后者似乎决心打败默克尔政府更仁慈的方针，并为事实

上禁止华为设备参与推广 5G 网络技术的核心和可能的外围方面立法。

然而，也有一些令德国和美国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面对与中国的系统性经济竞争，德

国公司和美国公司采取相当不同的战略。德国不是像美国那样考虑如何与中国经济脱钩，而

是继续致力于与中国就相互投资、产业和投资合作以及一些供应链的整合问题密切经济关

系。 美国企业大体上同意白宫对中国的中长期风险评估，并相应地通过减少对中国供应商

和客户的依赖来对冲，而德国的大企业却成倍地增加了其在中国的业务。甚至在使许多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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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感到震惊的香港 2019 年 9 月抗议活动的高峰时刻，这些主要的德国首席执行官们还借

机与默克尔总理一起前往中国签署了 11 份新的大交易合同。

暂时应付中国，德国的“欧洲反应能力”看到了复兴希望

在与中国保持了几十年特殊的双边关系之后，德国的对华政策最近涂上了越来越多的

“欧洲反应能力”的特色，德国借此试图从中斡旋使欧盟成员国对华立场更加一致。作为削

弱 17+1 模式吸引力的努力，德国关于在 2020 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在莱比

锡主办欧盟 27 个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欧中峰会的提议，已成为头条新闻。不过，

这只是新出现的德国关于欧中议程的冰山一角。

过去，德国官员已经成功地寻求到与法国和意大利在欧盟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立法、

与法国和波兰在加强与中国的竞争问题上结盟。在 2019 年 5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的筹备

阶段，柏林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实现与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达成共同立场，促使他们达成

共识，认为与中国签署一个欧洲共同的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只能在未来才能完成。德国

外交部还与法国外交部合作并访问了维谢格拉德国家，以了解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让这些国家

支持更有凝聚力的欧盟对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华政策中的新的欧洲反应能力远远

超出了政府部门。例如，德国工业协会很快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商业集团和利益攸关方在布鲁

塞尔进行了磋商并于 2019 年 1 月提交了其中国战略文件。

然而，尽管在中国议程上努力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了更密切的合作以作为加强欧洲战

略自主的手段，但对柏林来说，与美国的更密切合作也仍然很重要。许多德国官员认为，对

中国的经济政策错过了更大的跨大西洋协调的机会。他们希望在安全政策事务上避免出现类

似的结果。因此，德国最近积极推动将中国列入北约议程，北约各委员会在 2019 年全年议

程中都纳入了中国战略展望和政策议程的要素。这对未来关于中国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产生

什么影响，仍有待观察。但是，即使白宫和柏林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仍然紧张，德国也不

会重返中国。

作者：Jan Weidenfeld(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发布时间：2020 年 1 月

资料来源：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europe-face-us-china-riv

alry

智库来源：《中美竞争中的欧洲》,欧洲智库中国网络（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

简讯

＊ 2020 年 5 月 8 日，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会议。会长徐明棋，副会长丁纯、刘军、杨

逢珉、叶江、郑春荣，秘书长杨海峰，副秘书长戴启秀、尚宇红、张迎红，前会长伍贻康、

名誉会长戴炳然，监事曹子衡以及部分理事等参加会议。会议同意成立上海欧洲学会欧盟专

业委员会，由杨逢珉担任主任，丁纯、尚宇红、张海冰为副主任，姜云飞为主任助理，孙定

东、王玉柱、谢国娥、忻华、周华、朱宇方等为研究员。会议同意成立编委会并征稿出版《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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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发展回顾与前瞻——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文集》。

＊ 2020 年 5 月 8 日，适逢中欧建交 45 周年和《舒曼宣言》70 周年之际，上海欧洲学

会举办了“欧盟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疫情下的欧洲经济和中欧经济关系研讨会”。与会专家认

为，遭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的欧盟面临复苏经济的现实挑战以及财富再分配加剧、地区差距

加大等更多深层次问题。中欧关系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但通过主动作为，可以把握与创造更

多提升双边关系的机遇。（研讨会综述将在第 5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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